
编者按　 “国家话语生态”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也是中国语言学研究原创性的一个学术命题。
语言不仅是一种符号体系、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行为过程，是人们认识世界、发展自我、改变社会的

实践过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推动下，人类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互相理解、沟通与

合作，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可能达成互相理解、沟通与合作。一个国家只有构成“国家命运共同

体”才能和谐地生活和建设，而人类则只有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确保永世的和平与发展，而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同时也是话语问题。

所谓“生态”即“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话语生态是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指的是“人们的话语与社会环境的互相关系”，即人们的话语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发

展还是相反？其中的焦点问题便是“国家话语生态”。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的基本目标是：以话语分析为路径，向权力说真话，推进人类思想创造的可能

性，也就是不断推进话语形式的丰富性，推进话语内容的多样性；推进人类彼此沟通的可能性，也就是既

要不断推进国内的跨社群对话，也要不断推进国际的跨文化理解，更要将推进国内的跨社群对话与推进

国际的跨文化理解联结起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为此，“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不仅意味着话语分析，意味着话语批评，更意味着话语建设。

解构“特朗普现象”

———兼论实与无并存语言观

［美］毛履鸣

　 　 摘　 要：借鉴当代语言和修辞理论，可以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语言行为展开分析和批评，并在此
基础上审核传统语言观，提出“实与无”并存语言观。研究旨在阐明四点：１．特朗普出人意外地在 ２０１６年美国
大选中击败民主党对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是和他巧妙运用修辞手法、理解受

众、采纳受众话语来创构另类现实有紧密的关联。２．传统的有实语言观（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和无实语言
观（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ａｂｓｅｎｃｅ）已无法对“特朗普现象”作出圆满答复。３．“实与无”并存语言观（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ｂｓｅｎｃｅ）能帮助我们摆脱传统语言观的约束。４．准确解构“特朗普现象”需要对修辞的生成、变
更能力有新的认识，因为只有具备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开始对美国当代政治修辞培育批判性的视野，也才能开

始对是与非、表象与内涵、或然与定然等两元概念发展跳出传统框架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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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８日，以开发房地产而起家后又成了电视真人秀明星的美国亿万富翁、共和党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击败他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前美国国务卿、前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当

选为美国第 ４５任总统。特朗普大选成功不但使希拉里·克林顿多年来想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的
梦想破灭了，而且也震惊了美国政界、媒体和平民百姓，这不仅因为大选前的民意测验始终显示希拉

里·克林顿领先，更是因为就在大选前夕十几名女性纷纷站出来指控特朗普对她们犯有性侵犯行为，而

他自己也在《华盛顿邮报》曝光的 ２００５年《访问好莱坞》录像带里口口声声地吹嘘侵犯女性。这个录像
带的曝光，一时轰动全美上下，更强化了希拉里·克林顿必能获胜的流行观点。然而，历史却给了我们

一个不同的答案。

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胜利迫使民主党和美国左翼自我反省，寻求失败的原因，以此为 ２０２０ 年总统大
选作准备。他们在反省过程中提出了诸多问题，其中包括：是否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和民主党低估了他们

的对手？是否因为他们没有聆听美国平民百姓、特别是美国中下层的蓝领工人的心声，更没有提出有效

的、能帮助贫困居民缩小贫富差异的经济方案？还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民迄今仍没法接受一位女性来担

任他们的总统？当然，造成特朗普的成功或产生特朗普这种现象原因种种，美国媒体与政治学家、经济学

家和历史学家对此也众说纷纭，撰写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些观点或解释作一一审视或评估，也不是设法以

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学的视角来追根溯源。相反，本文旨在借鉴当代语言和修辞理论，着重分析、

批评特朗普的话语行为，以此帮助解构“特朗普现象”，也以此帮助批判性地认识美国当代政治修辞。

一　 特朗普的话语行为

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位自称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他好大喜功，喜欢炫耀自己，早在网络世界和

社交媒体来临之前，他已深知媒体的重要性，懂得怎样利用媒体来达到他的目的———推销、发扬“特朗

普”品牌，进一步美化自我形象。２０１５年 ６月 １６日，他在纽约特朗普大厦发表演说，正式向全美人民宣
布竞选美国总统，在演说中，他耸人听闻地公开谴责美国外交、贸易及移民等政策，并采用蛊惑和恐吓的

语言批评民主党和美国左翼，还声称一旦当选，他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构城墙，阻止墨西哥和中、南

美洲的难民非法进入美国，而且城墙建造费用全由墨西哥政府承担①。可以这么说，特朗普的这个演说

是他在整个竞选过程和当选总统后的话语行为的一个典型缩影：炫耀、夸张、恐吓、亦真亦假以及抛弃

“政治正确”（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都融为一体。
特朗普话语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他无视事实，或歪曲真相或建构“后事实”的政治世界②，也正是

这个特征带来了“特朗普现象”。另外，这个“后事实”的政治世界被一种分化、分裂的叙事（ａ 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ｖ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所垄断，这种叙事以“受害”和“愤怒”为主题，把美国蓝领描绘成全球化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丑化华盛顿精英和左翼，不但声称他们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而且谴责他们不关心美国蓝领、美

国平民百姓，更不用说设法解救他们了。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４日，《纽约时报》编制了一份清单，详细列出特
朗普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当选总统至 １１ 月 １１ 日所说的亦真亦假的言语或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ｈａｌｆ
ｔｒｕｔｈｓ ｏｒ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ｌｉｅｓ）。根据这份清单，他的言语里几乎每天都包含亦真亦假的言语或毫无遮掩的谎
言③，它们出现的频率高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华盛顿邮报》专门有一组事实核实成员（ｆａｃｔ
ｃｈｅｃｋｅｒｓ），据他们统计，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特朗普有 ２ １４０ 项谎言或误导性言语，而仅仅六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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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墨西哥政府尚未拿出一分钱，美国国会也没同意拨款建造特朗普所许诺的城墙。

“后事实”（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是形容词，它描述当今美国政治修辞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或尊重客观事实，而是转向通过呼吁部落政治
（ｔｒｉ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和个人情感（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来塑造或影响公众舆论。２０１６ 年底，“后事实”被正式纳入牛津大字典，还被授予当年的
“本年之词”（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的荣誉。

请查看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３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ｔｒｕｍｐｓｌｉｅｓ．ｈｔｍｌ。



他的谎言或误导性言语几乎又翻了一倍①。举例说：

１． 特朗普反复声称，目前调查俄国政府干涉 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竞选班子暗中勾
结俄国政府是一种政治迫害（“ｗｉｔｃｈ ｈｕｎｔ”②），尽管他从未提出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声明。

２． 特朗普不止一次夸耀地说，参加他就职典礼的人数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尽管他的这个
结论已完全被历史事实所否认。

３． 在没有一丝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断言说三百多万人在 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中非法投票支
持希拉里·克林顿。

４． 特朗普常说，因为美国有许多非常糟糕的谈判代表与其他国家达成交易，这造成美国几
乎与每个国家都有贸易逆差，但事实上美国和世界 １００多个国家都是贸易顺差。

类似上述实例举不胜举，更有甚者，每当媒体批评或揭露他的谎言或误导性言语时，特朗普把这类的批

评或揭露一概称为“假新闻”（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指责媒体倾向左派、一心专搞“政治正确”，他甚至指控美国大
众媒体为“人民的敌人”（“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特朗普话语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二是他所使用的修辞手法，要正确解构特朗普的话语行为，必须先认

清这些修辞手法以及它们的作用。特朗普的主要修辞手法可归纳为如下：

１． 发动人身攻击（ａｄ ｈｏｍｉｎｅｍ）。
特朗普通常在与他人争辩时，或是当媒体或政界指出他话语不真实或存在欺骗、误导性时，他不是为

被指责的具体话语提供证据，而是发动人身攻击，用言语来侮辱、虐待对方。比方说，竞选期间以及他当选

为美国总统之后，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是特朗普尖锐且频繁的批评者之一。面对她的批评，特朗普不是

以理相争，而是对沃伦发动人身攻击，用侮辱性的言语来丑化、贬低对方。对特朗普来说，传统的、以客观

事实为基准的公共争辩早已不是与批评者抗衡的有效手段，人身攻击才是“合理”、有效的对策。

２． 推出借用或围绕群体的论点（ａｄ ｐｏｐｕｌｕｍ）。
用具体事实来论证他的观点或政策，特朗普从未对此感兴趣，更不用说认真探索如何去实施。他所

热衷于做的就是借用群体来建构他的论点，支持他的主张或政策。众所周知，群体或“他们”（“ｔｈｅｙ”）
是一个既抽象又难以确定的指代，除非对方说明指代具体的是谁，否则，人们无法去责问群体或“他

们”，也无法对此提出挑战。比如，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特朗普自始至终声称美国贸易政策和协定不合

理，这对美国极不公平，造成了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长期受到损害，但是他几乎没有一次运用具体事实

来支持他的声称。也就是说他没有或无法说明，究竟是哪些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是在哪

些情况、条件之下受到了损害？他们又是怎样遭受损害的？结果就是“美国人民”或“他们”成了特朗普

“语言上的挡箭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ｈｉｅｌｄ），而他躲在后面，避免提供任何具体证据。
３． 否认对方（ｎｅ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有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是通过打造贬义、负面的绰号来否定对方，即为对方建立一个不理想、甚至

会遭到社会谴责的身份。特朗普的话语嗜好之一就是频繁使用这种修辞手段来对付他的政敌或批评

者，从而提高他自己在选民中的形象。同时，这样的话语行为也迫使对方处于守势，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驳斥这些贬损性的身份。比如，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狡猾的”（ｃｒｏｏｋｅｄ），给共和党竞争对手科
鲁兹戴一个“撒谎的”（ｌｙｉｎ）的帽子，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夫·布什成了“缺乏精力的”人（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查克·陶德是“睡不醒的”（ｓｌｅｅｐｙ），他曾经还称北朝鲜领袖金正恩为
“火箭人”（ｒｏｃｋｅｔ 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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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故意省略以引起受众注意（ｐａｒａｌｉｐｓｉｓ）。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即说话人引出一个话题或论点，有时还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但最

后说话人告诉受众，他 ／她本人实际上并不想谈及这个话题或论点。这种修辞手段有点“欲擒故纵”之
感，真正目的是为了更加引起受众对此话题或论点的注意，让受众自己去领会、揣摩、甚至想象其背后的

内涵（ｕｐｔａｋｅ）。特朗普以频繁采用这种修辞手段而昭著，检察官或辩护律师也经常在法庭上使用这种
修辞手段。比如，他们会明知故问，给对方的证人提出一连串很离谱的质疑，结果是在对方如其所料的

反对声中乖乖地撤回这些质疑。双方都很明了，这种行为必定会遭遇对方的反对，他们彼此这样做的动

机就是要让这些离谱的疑问留在陪审团的脑海里，由他们自己去琢磨它们的含义，从而对有关现实产生

怀疑，甚至还会去建构另类事实（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ｓ）来服务于他们各自的利益。特朗普的话语行为也不例
外。举个例子，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几乎在每一次的竞选演说中，总要提及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

担任国务卿期间丢失邮件服务器（ｅｍａｉｌ ｓｅｒｖｅｒ）一事，并控告她这样的行为是对国家机密不负责任，但转
而又声称他实在不愿再提这样一件令人尴尬的事件。通过这种“欲擒故纵”的修辞手法，特朗普的目的

就是要在美国选民心中对希拉里·克林顿种下疑点，逐渐对她产生厌恶感，最终投票拥护他。

特朗普话语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三就是萨姆·里斯（Ｓａｍ Ｌｅｉｔｈ）①所谓的“不善言辞”。里斯最近对特
朗普的话语行为作了值得借鉴的分析，２０１７年初，他在英国《卫报》上发表题为《特朗普的修辞：不善言
辞的胜利》（“Ｔｒｕｍｐｓ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Ｔｈ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ｏｆ Ｉｎ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ｃｙ”）一文②。在这篇文章里，他把特朗普的“不
善言辞”归纳为三点：

１． 词汇狭窄，按阅读级评审测试，特朗普演讲水准还停留在小学四年级。
２． 句法简陋，而且还常常错误连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上的推特语（ｔｗｅｅｔｓ）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３． 言语激烈但充满空洞、反复出现的形容词和副词。对特朗普来说，世界要么就是“伟大
的”“美妙的”“惊人的”“最好的”，要么就是“歪的”“假的”“不公平的”“失败的”。而人呢，是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人”或是“一个伟大、伟大的开发者”。

按里斯的观点，正是特朗普的这种“不善言辞”，才使得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平易近人”的，说的是他们

的语言，做的是他们想要做的事，结果就是支持者们加倍拥护他。颇具讽刺的是，特朗普的“不善言辞”

反倒成了他最有交换价值的政治资本了。

无疑，通过如上分析，特朗普的话语行为是他之所以大选获胜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要全面认识

“特朗普现象”，我们还得先从修辞定义和语言观说起，这也是本文下一部分的焦点。

二　 从定义到“实与无”并存语言观：重温“特朗普现象”

从古至今，西方修辞的定义层出不穷，但这些定义的基本点还是围绕说服的目的、受众的范围和语言

的功能。比如说，古希腊修辞家高尔杰亚（Ｇｏｒｇｉａｓ）把修辞定义为运用言语说服他人或使他人信服的一种能
力。与高尔杰亚相似，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也认为修辞是一种甄别在任何情景中可为说服所用手法的一
种能力。③ 当今，当代美国修辞学家理查兹（Ｉ．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把修辞看成是通过运用语言来减少误解④，
而伯克（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ｕｒｋｅ）在他著名的《论动机修辞学》书中指出，修辞是用语言为象征手段以达成合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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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里斯是当代英国作家，著有《你与我对话：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巴马的修辞》（Ｙｏｕ Ｔａｌｋｉｎ ｔｏ Ｍ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ｆｒｏｍ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ｔｏ Ｏｂａｍａ）等
著作。

请查看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ｕｓ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ｊａｎ ／ １３ ／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ｓ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ｈｏｗｂｅｉｎｇｉｎ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ｉｓｓｅｅｎａｓ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Ｓａｃｈｓ，Ｊｏｅ，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ｔｏ ＧＯＲＧＩＡＳ ａｎｄ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Ｎｅｗｂｕｒｙｐｏｒｔ，ＭＡ：Ｆｏｃｕ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９，ｐｐ．３７３８；ｐ．１３７．
Ｉ．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６，ｐ．３．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ｕｒｋｅ，Ａ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ｅ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０，ｐ．４３． 伯克这里的“合作”就是指他理论框架中

的“认同”概念（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有关“认同”，具体请查看《论动机修辞学》（ｐｐ．１９２７）。



本文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考虑到言语行为的历史性与过程性，把修辞定义为一种执行有创造意义的话

语行为，而且这种话语行为既有历史、文化的新兴和必然性，又有历史的偶然性，并具有生成和变更潜力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必须强调的是，修辞的这种生成和变更力既可以用来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也可以成为人类阴

暗、不公正，甚至邪恶的工具，所以，我们有良好的修辞行为，也有违背伦理道德的修辞行为。已故的美

国当代修辞学家韦恩·布斯（Ｗａｙｎｅ Ｂｏｏｔｈ）给这两种绝然相反的修辞行为新造了两个相应的混合词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他称良好的修辞行为为“ｒｈｅｔｏｒｏｌｏｇｙ”，而违背伦理道德的修辞行为被称为“ｒｈｅｔｒｉｃｋｅｒｙ”①。
对布斯来说，“ｒｈｅｔｏｒｏｌｏｇｙ”就是通过话语行为产生共识，培养共同点，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及最大限度地
减少误解。相反，“ｒｈｅｔｒｉｃｋｅｒｙ”则是用花言巧语，让坏的变成好的，以真理的名义兜售或交易谎言，或使
用分裂的语言或其他误人手法来欺骗、利用他人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要全面理解修辞的这种生成和变更力，我们还需先重温两种传统语言观。先看以下实例：

１． 大厅垫子上躺着一只小猫。
２． 写作是一种发明行为。
３． 她昨天丢了钱包。

例 １在描述一个现象，即有一只小猫躺在大厅的垫子上；例 ２ 在给一种行为下定义；例 ３ 是在陈述
过去发生的一件事。这些实例说明，不管是描述现在、陈述过去，还是对某行为下定义，总是先有现实，

后有话语行为。也就是说，语言的功能是表象性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或是描述性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中西
比较哲学家大卫·哈尔（Ｄａｖｉｄ Ｌ·Ｈａｌｌ）和罗杰·埃姆斯（Ｒｏｇｅｒ Ｔ·Ａｍｅｓ）把这种语言功能称为“有实
语言观”（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再看以下实例：

４． 杰克逊先生是一块冰。
５． 快去捕捉流星！
６． 朱丽叶是太阳。

例 ４—６与例 １—３不同，因为 ４—６不是在描述既成事实。很明显，杰克逊是人不是一块冰，流星是
无法捕捉的，朱丽叶也不是太阳。例 ４—６所显示的是语言的比喻功能，换言之，当说者将某人等同于一
块冰时，说者真正的意图是想说那人非常冷酷，好似冰块。同样，就算有人行动如神，也没法捕捉流星。

这里，通过这种命令式句子（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说者的意图是鼓励受众去发挥想象力，培养敢闯、敢
想、敢做的精神。罗密欧知道朱丽叶不是太阳，把她视为太阳是他对她钟爱的一种生动表现：如同太阳，

朱丽叶给他带来美丽、温暖与希望。这些实例说明，语言的另一功能是比喻的，是充满诗意的。哈尔和

埃姆斯把这种语言功能称之为“无实语言观”（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ａｂｓｅｎｃｅ），因为这里不是现实在先、话语在
后，而是根本没有现实———所以有“无实”（ａｂｓｅｎｃｅ）之称②———或是现实等待比喻去构建。

请再看以下二例：

７． 众所周知，我们公司必须裁员，但这不是我现在想要讨论的问题（Ａｓ ｗｅ ａｌｌ ｋｎｏｗ，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ｍｕｓｔ ｌａｙ ｏｆｆ ｓｏｍ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ｗｈａｔ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ｒｉｇｈｔ ｎｏｗ．）。

８． 我们的市长太腐败了，连他最亲密的盟友都开始抛弃他，可我才不愿提起这个令人痛心
的话题呢（Ｏｕｒ ｍａｙｏｒ ｉｓ ｓｏ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 ｈｉｓ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ａｌ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ｉｍ，ｂｕｔ Ｉ ａｍ
ｎｏｔ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ｕｐ ｓｕｃｈ ａ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ｉｇｈｔ ｎｏｗ．）。
例 ７和 ８和以上六个实例有所不同，因为这里没有纯粹表象，同时也不存在比喻。具体说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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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ｏｏｔｈ，Ｗａｙｎｅ Ｃ，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ｌｄｅｎ，ＭＡ：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４，ｐｐ．１０１１．
有关“有实语言观”和“无实语言观”具体论述，请查看哈尔和埃姆斯的《期待中国：寻思中西文化历史》（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２２７２３０）。



需要裁员和市长腐败都是先发生的事实，语言随后行使它的表象性功能，但紧接着，至少在讲话的那一

瞬间，说话人又把它们给放弃了，结果是它们停止成为说话人的“问题”或“话题”了。本文把这种语言

功能称之为“实与无并存语言观”（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ｂｓｅｎｃｅ），它充满着修辞性①。
提出实与无并存语言观旨在弥补前两种传统语言观的局限性，拓展修辞行为的生成、变更之力以及

它本身的历史、文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具体说来，有实语言观忽略了语言行为的生成、变更力，即它的

修辞性，导致语言仅成为一种被动和消极的工具而已。同时。无实语言观尽管承认语言的比喻或想象

力，但它还是停留在局部、单一及静态的层面之上，因为它没法走出现实的框架。相反，实与无并存语言

观帮助挖掘语言的修辞性，使语言从工具转换成人类生存的理由。说到底，正是这种既有既无、非阴非

阳、似是而非的语言功能才给修辞这个话语行为创造了生存、变更力，也正是这种语言功能，我们才可以

对解构“特朗普现象”有一个新的突破。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受众和拥护者大多数来自工薪阶层，他们不但没有从全球化中直接受益，而且

目睹了工资停滞、社会结构瓦解、婚姻率暴跌、药品滥用率上升，从而造成他们对政府和社会机构失去信

心，甚至感到愤怒。而特朗普抓住这个现象，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Ｍａｋ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ｇａｉｎ！）的口号，抛弃政治正确，挑战美国的传统政治和规范。与此同时，特朗普有效地借用这种或有或
无、非阴非阳、似是而非的语言功能来充分体现修辞的生存和变更力，促使人们放弃传统和常规，建构和

接受“后事实”或“另类事实”的新现实。正如所料，特朗普的这种话语行为也进一步地混淆了

ｒｈｅｔｏｒｏｌｏｇｙ和 ｒｈｅｔｒｉｃｋｅｒｙ之间的界限。换言之，揭露和谴责特朗普无视事实、践踏传统仍然有必要，更但
重要的是指出特朗普这种话语行为背后的实与无并存的语言功能，并用实例来演示这种实与无并存是

如何造成是非混淆的，又是如何导致“后事实”或“另类事实”的兴起的。只有获得这样的认知，我们才

能开始研究反击“后事实”或“另类事实”的方法和策略。

结　 　 语

如何应对“特朗普现象”，美国政界和媒体众说纷纭，面对极度两极分化的选民和支离破碎的社会

机构，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争斗正在美国上下全面展开，究竟“后事实”或“另类事实”会成为美国政治

修辞的一部分，还是最终会被赶出历史舞台，本文不敢冒言预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在这样的意

识形态争斗过程中，实与无并存语言观和修辞的生成和变更力会展现得更加充分，表现的形式会更加复

杂。对此，本文建议我们———从事修辞教学研究和关心美国政治修辞的同仁们———应该首先制定和重

扬布斯所说的良好的修辞行为（ｒｈｅｔｏｒｏｌｏｇｙ），谴责违背伦理道德的修辞行为（ｒｈｅｔｒｉｃｋｅｒｙ）。与此同时，我
们必须挑战二元或对立逻辑，培养批判性的对比立场，从而来全面推进（１）差异中求互存；（２）对话中求
共同点；（３）话语行为中求责任感；（４）是与非中求事实与真理。

伯克曾说过，“哪里有说服，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说服’”②。当今美国的政治

现实似乎与伯克的这一结论颇有差距，因为部落政治已取代理性争辩，尽管“意义”源源不断，但以客观

事实为基本点的说服却远远不及。为此，我们就更要认清实与无并存语言观对批判性地审视美国当代

政治修辞的重要性和关联性，正确驾驭修辞的生成、变更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逐渐接近伯克当

年为修辞行为所描画的情景，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避免 ｒｈｅｔｒｉｃｋｅｒｙ，培养 ｒｈｅｔｏｒｏｌｏｇｙ。让我们一起
努力吧！

（责任编辑　 胡范铸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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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待中国：寻思中西文化历史》中，哈尔和埃姆斯借鉴西方后现代理论，也提出第三种语言观，他们称它为“未实语言观”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这种语言观强调语意是无穷尽的，是延迟的，是属于未来的。按照这种语言观，交际或修辞行为永远是不完
整的，它们的含义永远会有剩余的（ｐｐ．２２７２３０）。

“Ｗｈｅｒ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ｅ ｉｓ‘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Ａ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ｅｓ（《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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